




戴克 简宁斯。

可惜这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故事。如果当初能够带回小心

收集的资料，或将可以写成非常不同的故事。一本本写满记事

的簿子，小心抄誊的记录，第一手的描述，还有图片 全都丢

了。有些鸟瞰城市和公园的照片记录许多街道、建筑里里外外

美丽的景象，还有那些动人的花园，最重要的是那些女人本身。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长相。谈起这些女人，怎么描述都没

有用，何况我向来都不擅长描述。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做，在那

个世界之外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国家。

我没说那是在哪里，惟恐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教士或商

人或贪婪的土地开发商会强行进入。我只能说没人需要他们，

何况他们若真找到了那个地方，恐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泰

利 马格瑞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朋友

尼可森（我们以前都叫他老尼克，理由正当）、杰夫

夫、我，范

我们认识经年，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科

学都感兴趣。

泰利很富有，可以为所欲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探险，以前

常常大呼小叫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探险了，只剩补钉和塞

牙缝的去处。他可真的把牙缝都塞满了。他多才多艺，特别擅

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式的船舶和机械艇，还是顶尖的飞行员。

没有泰利，我们不可能经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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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提供的方向就

杰夫生来就是要当诗人、植物学家，或者两者皆是，但家人

说服他当个医生。就年纪而言，他已经是个好医生，不过他真正

的兴趣还是他爱称的“科学的奇迹”。

至于我呢？主修社会学。这门学问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科学

的佐证，我也都感兴趣。

无关的只有少数几样。

泰利特别擅长真凭实据的事，如地理和气象之类。杰夫随

时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打败他，而我却不在乎他们讨论什么，只要

和人类生活有关就行

因缘际会，我们加入一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他们需要一

位医生，使得杰夫有借口放弃才开始的医疗工作。他们需要泰

利的经验、机器、金钱。至于我呢？我则是借由泰利的影响力加

入的。

这趟远征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地

图需要重新描绘，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

和珍禽走兽。

但这篇故事说的不是这趟探险之旅，这只是我们个人长征

的开端。

我的兴趣最初是被向导挑起的。我对语言学习得很快，也

知道很多种，随时可以学会新的。不过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很好

的译者同行，我一路弄清楚不少这些部落的传说和民间神话。

我们溯河而上，越走越深入，置身于河流、湖泊、沼泽、密林

交织的暗处。崇山峻岭之后常常此起彼落的忽然冒出悬崖峭

壁，我发现越来越多野蛮人谈论一个故事，叙说在高远之处有个

奇怪可怕的女人国⋯⋯

“在那后面”、“在那边”、“往上走”

这个奇怪

只有女人和女孩。

只有这些，但他们的传言都有一个主要的共通点

的国家没有男人

他们没有人见过那里，说任何男人去了那里都很危险，会丧



全都是女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人

我们三人

命的。但这都是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勇敢的调查员见过那

里

人。

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难道没有人再去过吗？有啊！不少呢！但都没有回来。那

这一点他们好像很清楚。

我告诉伙伴这些故事，他们哈哈一笑。我自然也不例外，很

清楚野蛮人的梦是什么组成的。

最好的探险活动往往都是如此

但等我们到达最远的地点时，也就是我们全部必须折返准

备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

反正我们扎营主要的地点是在突出河流主流的小沙洲

我们认为这是主流。河流泥黄的颜色和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见过

的相同，味道也一样。

我碰巧和最后一个向导说起那条河流。这位向导是个相当

优秀的人，眼睛灵活明亮。

“在那边，河短，水甜，红与他告诉我另外还有一条河

蓝。”

这下我可感兴趣了，急着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所以

我拿出身上的红蓝铅笔，又问了一次。

好水是的，他指着河流，然后指着西南方向。“河

红与蓝。”

泰利就在附近，对这家伙的指指点点也感兴趣。

“范，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了。

泰利一下子热络起来。

“问他有多远

那人说路程很短，我推测大约两三个小时。

“我们去吧 ”泰利急着说。“就我们三个。也许我们真能找



布。水是甜的。向导兴致勃勃地喝，我们也照样学

一整天”。

到什么，也许里面有朱砂。”

“也许是印度蓝哩”杰夫挂着懒洋洋的笑容提议。

天色尚早，我们刚吃过早饭。留话给队友说我们入夜之前

回来，然后静悄悄地离开，免得失败，被人笑话太容易上当，再则

暗地里希望自己挖掘一些惊喜的小发现。

我能想像泰利拿着罗

这两小时，将近三个小时，真是漫长。我想那野蛮人若是单

独一人可以行动快些。一片纠缠不清的树林、水道、泥沼，我们

自己一定无法穿越。但有一个人可以

盘和笔记本，记下方向，识别路标的模样。

但“路很远

走了一回，来到一处类似泥湖的地方，面积很大。相形之

下，对面环绕的森林看起来很矮很阴暗。向导告诉我们船可以

从这里走回营地

忽然满眼是山，陡峭光

这里的水可能比我们离开的地方还清澈，但站在边缘无法

判断。沿着湖再走半个小时左右，地面越走越坚硬。转过一个

林木参天的小崖角，乍见另一番景象

秃 。

“东边山脉的一个支岭”，泰利打量着。“也许离主脉有几百

里远，这些山都是这样冒出来的。”

我们忽然离开了湖，直接扑向悬崖。还没到达之前就听到

水声，向导神气地指着他的河流。

河很短，可以看见水流在悬崖面上的缺口倾下，形成一条细

窄垂直的

样。

“这是雪水”，泰利宣布说。“一定是从很深的山里来的。”

至于红和蓝 都染了点绿色。向导好像一点儿也不惊

讶。他四处打探一下，带我们看一处安静偏僻的水池，池缘染

红色。没错，还有蓝色。

泰利拿出放大镜，蹲下来检查。



一国都是女

“某种化学物质 现在无法识别。看起来像染料的东西。

我们走近些，到上面的瀑布边。”

我们沿着陡峭的池岸跌跌撞撞，靠近水流冲落、水泡汹涌的

水池边。探查边缘，不费力气就发现颜色的痕迹。还有呢

杰夫突然举起不经意寻获的大奖。

一块破布，一块扭结的长碎布。编织细致，上面有花纹，猩

红的颜色还没被水洗褪色。我们见识过的野蛮部族，没有人织

得出这样的布。

一天绿色，”他说。从背袋里“一天蓝色

向导安详地站在水边，对我们雀跃的神色非常满意。

一天红色

掏出另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条。

在上面。”“掉下来。”他指着瀑布。“女人国

我们兴趣来了，就在那里休息吃午饭，从这人身上进一步打

探消息。他只能告诉我们其他人说过的话

孩子，都是女的。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没有男人

没有人回来。很危险。有些人跑去看

我看见泰利的下巴就卡在那里。没有属于男人的地方？危

险？他看起来好像当场就可以爬上瀑布。但是向导不肯听人说

爬上去的事，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攀上险峻的悬崖。何况入夜

之前，我们必须归队。

“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留下来。”我建议说。

只

泰利打住思绪。“嗯，各位，这是我们的发现，先不要告诉那

些趾高气扬的老教授。我们先跟他们回家，然后再回来

自己来个小小探险。”有我们

我们看着他，颇为心动。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类似亚马孙女

人性质的国家，颇能吸引一群无拘无束的年轻人。

不过，但是⋯⋯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故事

“这地区的部落没有人织这样的布。”我郑重其事地检查那

人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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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些碎布之后发言。“在那上面某处，他们纺纱、织布、染布

得像我们一样好。”

方

“那表示是个相当高度的文明，老范。不可能有这样的地

却没有人知道。”

安“哦，我不知道。那么在庇里牛斯山的那个老共和国

”

朵拉呢？天可怜见才几个人知道，它兀自在那里扫门前雪扫了

一千年呢！然后那个美丽的小国，蒙格特尼罗。这么大的区域，

你恐怕会错过一打的蒙格特尼罗哩

走回营地的途中，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乘船回家的途中，

暗自谨慎地讨论。过后我们还在讨论，仍然只有我们自己。同

时，泰利开始大作安排。

他非常热衷。好在他有那么多钱，否则我们可能需要乞求

和广告多年才能起头办事，然后又会变成公共娱乐的焦点

沦为报纸竞赛的附庸。

但是，泰利可以整修他的蒸汽大游船，把特制的汽艇搬上船

去，塞进一架“拆下来”的双翼飞机，新闻的社交栏只会轻描淡写

一下。我们准备了食物、预防措施、各种必需品。他从前的经验

对此行大有帮助。经过一番准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的

我们计划把游船停靠在距离最近、安全的港口，再乘汽艇顺

流走上无止境的河流，只有我们三人和一位飞行员。等抵达从

前队伍最后驻脚的地方，我们留下飞行员，自行探勘那条清

水溪。

我们要把汽艇定锚在那片宽阔的浅湖上。汽艇有个特制合

身的罩子，材料很薄但很坚固，盖起来像蛤壳密不透风。

“那些土著没法进去或破坏，也没办法移动。”泰利骄傲地解

释。“我们从湖边飞行，把船留做回来的基地。”

“如果我们回来的话。”我愉快地建议。

“怕那些女士会吃你吗？”他斥责说。



“我们可不确定那些是女士。”杰夫慢吞吞地说。“说不定有

一团的绅士拿着毒箭或什么的。”

“如果你不想去，就不要去。”泰利冷冷地说。

”我和杰夫两人都

可以在甲板的椅子上闲躺游荡，高谈阔论

“不去？你得找一份禁令才能阻止我呢

很确定这点。

但漫漫旅程，我们的确一路都有不同的意见。

航行海上是讨论的绝佳时机。现在没有人偷听我们的话，

因为也没有别的

事好做。我们完全缺乏事实根据，所以讨论的范围更可以海阔

天空。

“我们把文件留给游艇停留地的领事。”泰利计划着。“如果

他们可以派遣救难队来找我

我要求说。“如果那些女士真的把我们吃掉，我

就说一个月后我们回不来

们。”

“讨伐吧

们一定要报复。”

“他们应该不难发现我们最后停留的地点，而且我画了一张

有湖、有悬崖和瀑布的地图。”

“好，但他们怎么上来呢？”杰夫问。

“当然跟我们一样啊！如果三个可贵的美国公民在上面失

踪了，他们总会找上来的

引力

万一你找得到的话？”杰

我们就叫那里为‘女洲’吧

更别提那个美丽的土地晶莹的吸

”他打住话。

”

“泰利，你说的没错。故事一旦传出去，这河流就会挤满探

险队，飞船像结集的蚊子一样涌人。”我想到这里就笑了。“没让

八卦报刊之王参加，实在是一大错误。天老爷，想想报纸的头

条

“省省吧，”泰利冷笑。“这是我们的游戏。我们要靠自己找

到那个地方。”

“等真的找到，你要怎么办呢？



夫温和地问。

杰夫是个温柔的灵魂。我想他认为那个国家

只有玫瑰盛开，还有婴儿、金丝雀、流苏之类的东

类似交配婚礼，这种情况曾经存在过 但在这里

女孩，还是女孩

比起他们俩人，我想得比谁都清楚。

如果确有

其事的话

西。

除了女孩和泰利心里秘密的想像夏季消暑胜地的景象

而他将成为 唉，即使旁边还有其他男

人，泰利在女人之间很吃得开，所以他大做春秋美梦也不足为怪

了。在他的眼底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撩拨着迷人的仁丹胡，躺

在那里观赏蓝色的长裙摇曳而过。

当时但我想

你们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某种母系的

“老兄，你们都昏了头。”我坚持。“如果真有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乏可靠的依据

原则上。男人有自己的祟拜，社会发展比不过女人，每年拜访她

们一次

存留下来。她们在上面有某种与世隔绝，奇特的山谷或台地，太

古的习俗遗留至今。故事就是如此罢了。”

“那男孩子呢？”杰夫问。

“喔，一旦他们长到五六岁，男人就把他们带走。”

“那我们的向导都很确定的那套危险理论呢？”

“够危险的，泰利，我们千万要小心。那个文化阶段的女人

都颇能防卫自己，不会欢迎不讲理的访客。”

我们谈了又谈。

即使夹带着社会学优越的气势，我所知的其实和他们相差

无几。

一个都是女人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不管我们如何殚

精 虑，结果还是很可笑。我们彼此相告这些胡思乱想，根本没

用。海上的航程中我们的确胡思，也的确乱想。在河流航行时

也一样。



她们会拆伙。”泰利同意。“而且我们千万

”我们开始时很严肃，后来又笑“接受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吧

开来了。

“她们之间一定争斗不休。”泰利坚持说。“女人向来如此。

我们别想要找到任何秩序和组织。”

院长之下

“你大错特错了。”杰夫告诉他。“一定像修道院一样，在女

一种和平和谐的姊妹盟。”

我对这想法嗤之以鼻。

“修女！才怪。杰夫，你的姊妹盟都发誓服从，全部都是独

身的。这些人只是女人和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找不到姊妹

盟 反正不多。”

“没错，老兄

别希望找到发明和进步；一定很原始。”

“那么布坊呢？”

你等“喔，布！女人一向是织布娘。但她们就停在那里

着瞧吧

我们笑话泰利谦虚的德性，说他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招待，但

他不让步。

“你们等着瞧。”他坚持。“我会和她们建立扎实的关系

利用一伙人对付另一伙人。我很快就会让自己当选为国王

哼！所罗门都得坐到后面去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问。“我们不成了奴才大臣什么的

吗？”

“不能冒这个险。”他严肃地坚持。“你们可能会发动革

命

我们有两个人，你只有一个人 嗯，还有呢

或八成会。不行，你们都得被砍头，或者被乱箭射死

者接受其他任何现行的死刑。”

“记得你得亲自下手。”杰夫微笑说。“不能让粗鲁的黑奴或

奴兵动手哦

老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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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称呼他对女人的观点为理

杰夫和泰利的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有时候，我所能做的不

过是维持他们之间相安无事。杰夫用最好的南方形式美化女

人。他满心都是骑士精神和温情之类的想法。他是个好男子，

一向身体力行他的理想。

你也可以这么说泰利

。后来，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各自

想的话，不过那可真是客气了。我一直很喜欢泰利。他不仅是

男人中的男人，还慷慨、勇敢又聪明；但大学时代没有人喜欢他

和我们的姊妹交往。老天有眼，我们并不苛刻，但泰利真是我们

的“极限

为政，不想过问这些事情。

我们且不谈日后可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或他的母亲或好友

的亲戚，在泰利的想法里，好像漂亮的女人只是玩物或俗物，不

值得费心。

有时候，他的观念真是令人不愉快。

但有时候我对杰夫也没耐心。他为他的女性同胞加上俨然

玫瑰色的光环。我则取中庸之道，当然相当科学，而且习惯旁征

博引地争辩性别的生理限制。

那时，我们每个人对女人问题的看法一点儿也不“进步”。

所以 我们一路说笑、争辩、揣测，经过冗长的旅途，终于抵

达旧时的营区。

找到那条河流并不困难，沿岸窥探，一路航行到湖上。

等我们抵达时，滑上广大晶亮的湖面，高峻的灰崖迎面扑

来，笔直的白瀑布清晰可见。行程真的开始令人振奋了。

当时还谈论过沿着岩壁找寻可能的步道往上爬，但是沼泽

丛林使得这个方法看来不仅困难而且危险。

泰利立时排除那个计划。

上几个月 我们

“各位，别再胡说八道！我们哪里需要决定？那样可能要花

我们没有足够的补给品。先生们，不行



后方尽头冰雪封顶的山脊 “能够进人这

很好。如果不成，嗯，我们得冒险看看。如果能够平安回来

又不是第一批迷失在混沌里的探险家。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人追

随呢

所以我们把大双翼机组合起来，装载科学压缩的行囊，当然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少不了照相机、望远镜、一堆浓缩食品。口袋里一包包小号的必

需品，当然还带了枪

我们一直往上飞升，爬到最高处，好看清楚大地的面貌，记

录下来。

在那一片黝绿茂密的林海中间高耸的尖崖陡峭的升起。向

两侧延展，显然延向远方或许无法接近白雪冠顶的山峰。

留给救难队。”

我建议：“我们第一趟路先探测地理，勘察土地，再折回来这

里加油。以我们超人的速度，可以抵达山脉，平安回来。然后在

船上留下某类地图

“有道理。”泰利同意。“我就延迟一天当女人国的国王吧

所以我们探勘了一大段路，在附近的山崖转弯，以最佳的速

度沿着一道山坡往上攀升，飞过连接较高山势的谷底。回到湖

边已经月光满照。

我们约略绘量地图时都同意此“这可是不坏的小王国啊

说。以我们的速度，可以相当清楚地分辨大小。而且从各个可

取的角度看来

热切地察看了，但是我们飞得

里的人是相当积极大胆的野蛮人。”杰夫说。

当然，我们看过土地本身

太高，速度太快，看不清楚。好像边缘林木森森，内部有宽广的

平原，到处都是公园似的草原和空地。

嗯，好像其他国家一

样

也有一些城市；我坚持这点。好像

我是说文明的国家。

经过空中长程的飞扫，我们都得睡一觉。但次日一早就起

床，再度缓缓的爬升到茂密的树林之上，愉快地观看广袤美丽的

”



从四面八方的田

”杰夫兴奋得很。

土地。

“半热带。看起来是一流的气候。一点高度就能改变气温，

实在奇妙。”泰利正在研究森林的成长。

“一点高度！你称这个为一点？”我问。我们的仪器测量得

很清楚，但我们没有察觉可能是从海岸悠长升起的缓坡。

看这些人啦

“我称这为超级幸运的一块土地。”泰利继续说。“现在来看

我看够风景了。”

细探看。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降低飞行高度，来回穿梭，沿途解析这个国家，仔

我不记得我们当时记下多少，或是后来

多

的知识补充的，但即使在那兴奋的一天里，我们还是见识了许

一块块垦殖完美的土地，连森林看起来都像有人照顾；

一块土地好像硕大公园，其实更像一座硕大的花园。

“我没看见牛群。”我提出，但泰利沉默不语。我们正接近一

座村庄。

我承认我们对铺设良好、干净的道路、吸引人的建筑、小镇

整齐划一的美丽都不太在意。我们拿出望远镜。泰利即使设定

回转滑行，都还抓着望远镜紧贴着眼睛。

她们听到我们嗡嗡的旋转，跑出屋子

野涌来，脚步轻快的人影，成群结队。我们瞪了又瞪，差一点来

不及抓紧控制杆，滑溜出去。往上攀爬了好一阵子，我们都不敢

出声。

”过了一会儿，泰利才开口。“天啊

和小孩“那里只有女人

啊！这是个文明进化的国家啊“但是，她们看起来 ”我

抗议。“一定有男人的。”

“当然有男人。”泰利说。“走吧，我们去找他们。”

杰夫建议我们在冒险留下机器之前，先不要进一步探查这

个国家，泰利拒绝接受。



方，而现在

宽广平坦的岩石，俯瞰湖面，离国境内部相当遥

“我们来的地方有一块很好的降落地点。”他坚持，而且是绝

佳的地点

远。

她们匆促之间不会发现这个的。”他依然坚持。我们经过

极端困难的挣扎才安全降落。“走吧！哥儿们一一那一堆里有

一些貌美的。”

当然我们很不智。

事后回想，很容易看出我们应该事先更完整地研究那个国

家，才留下快速的飞机，只信任自己的脚力。但我们不过是三个

年轻人，谈论这个国家已经谈论了一年多，几乎不相信有这种地

我们却身在其中。

这点我们都不置可否。

地方看起来够安全够文明。那些仰望结集的脸庞上，虽然

有些惊吓，但有些分外美丽

”泰利大叫，拼命向前。“哈！上路啦 走向她乡
”

“走吧

啦



手蹑脚地

真的，看这里

根据判断，从我们降落的岩石到最近的村庄大概不到十或

十五里路。虽然满心热望，我们还是认为沿着树林小心走比较

明智。

连泰利的热切都有所保留，他坚信会碰见男人，我们都事先

确定每个人带有足够的枪弹。

就像杰夫说的某种“他们可能人数稀少，可能藏在某地

女！但某处一定有男人分的国土

母系社会。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住在远山后面，把女人留在这部

有点像国有的妻妾

你们没看见小孩吗？”

我们全都看见小孩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在我们低飞到可以

识别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虽然从服装上无法确定都是成年

人，但确实没有一个男人。

“我向来喜欢那句阿拉伯谚语：‘先绑紧你的骆驼，然后再信

任上帝。”，杰夫喃喃说。所以我们手上都握着武器，

谨慎穿过森林。我们一路往前，泰利一路研究。

“说起文明

藤蔓也乖驯

”他压抑着热忱，轻呼说。“我从来没见过一

座森林这么被爱惜过，连德国也没有这样。瞧，没有一根枯

枝 ”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

叫杰夫察看树种。

他们把我留下，去看路标，往两旁稍微勘查。

“几乎全都是食用植物。”他们回来时宜称。“其余都是精彩



“小

”

的硬木。这叫森林吗？简直是菜园

“随身有个植物学家真好，”我同意。“确定没有药用的吗？

或者纯粹装饰用的？”

何况女人很谨慎。

事实上，他们一点没错。这些冲天的树木都有人细心培育，

好像为数相等的包心菜。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发现那些

树林里，到处都是美丽的植树人和摘取果实的人。但是飞机是

惹人注目的东西，而且绝非安静之物

我们穿越森林时，所见移动的东西只有鸟儿，有些艳丽，有

些会唱歌，都非常驯服，不怕生，几乎和我们垦荒的理论互相矛

盾 起码在我们碰到星落的小峡谷，雕琢的石椅和石桌安置

在清泉旁边，鸟儿是如此乖驯。清泉旁还一定加上小鸟戏水的

浅盆。

”泰利宣称。“这里“她们不杀小鸟，那么，显然她们杀猫啰

一定有男人。嘘

语

我们听到声音：听起来一点儿不像鸟唱，好像压抑的笑

快乐的小声音，立时捂住。我们站着像猎犬似的，然后敏

捷谨慎地使用望远镜。

“不可能很远。”泰利兴奋地说。“这棵大树怎么样？”

我们刚踏进的峡谷有棵偌大美丽的树，好像山毛榉或杉树，

枝叶广袤像层层扇面交错往下低垂。由下往上修剪大约二十

”他紧追不舍。“那里有些树枝被截断成桩可以往上

尺，像把巨伞站立，树下围绕着座椅。

“ 瞧

爬。我相信树上有人。”

我们悄悄挪近，谨慎小心。

”他回答。“啊！

眼睛被毒箭打中。”我警告着。但泰利继续往前，跳上

椅背，抓住树干。“比较可能打中我的心脏吧

哥儿们，看

不只一我们冲近些，抬头望。头顶的树枝之间有东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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